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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气预报说那天炎陵县晴朗无雨，我便背着

相机，开着小车去了神农谷。在景区管理局找了

一个伙伴小邱，便一路奔镜花溪景区去了。

神农谷最富特色的水体风景，大多在镜花溪

上。游道还是那条曲折崎岖的石砌游道，流水还

是镜花溪千年不变的流水。镜花溪的景观，可以

用“移步易景”来形容。出了桃源洞宾馆旁的“兰

园”，登上数十级台阶，眼前就是一面高悬的峭

壁，游道在峭壁当中横过，令人心惊胆战，虽有护

栏在外边挡着，也叫人提心吊胆。走着走着便来

到了黑龙潭跟前，黑龙潭旁边有一线瀑，瀑流飘

飘洒洒，如线如缕。一线瀑前有观石亭，亭子四檐

飞翘，如鹏鸟展翅欲飞。亭子红柱白天，红色琉璃

瓦覆顶，在绿水青山之间，别有一种韵味。亭子下

就是黑龙潭，水潭上游崖壑陡峻，崖壁倾斜，水流

咆哮如巨龙从崖壑间飞腾而入。后人在黑龙潭的

一面崖壁上，用王羲之的行书字体锲刻了“龙吟”

两个巨大的字，以示传奇。

黑龙潭上面是情侣湖，湖面上有座混凝土平

板桥，叫做镜花桥。桥很窄，仅可容两人并肩通

过，桥栏是十厘米大小的混凝土梁柱搭成的。但

是，站在桥的任何位置拍照，都很漂亮。桥的一头

有峭岩，岩下是游道，道旁树木葳蕤，很好看；桥

的另一头，古木参天，“情侣荷”俨然一对夫妻矗

立桥头，树下游道与镜花亭掩映其中，又是一道

奇美的景观；不用桥头作背景，取镜花溪上游溪

谷作背景，树木葱郁，溪谷幽深；取镜花溪下游作

背景，溪岸悬崖巍耸，古木在溪岸被老藤缠绕着。

桥下的碧潭中水波荡漾，一方巨石露出光亮的一

角，“情侣湖”三个楷体字标识赫然映入眼帘，水

波像丝绸的绿围巾围绕着这方石头，而另一方石

头在它的上方，抵挡着水潭上游的溪谷那冲击而

下的浪涛，这又是一对相依相随相亲相爱的“情

侣”，再配上潭岸上的那对“情侣荷”，两棵荷树枝

叶相拥，茎干相偎，不离不弃，这里就是天下有情

人畅叙幽怀，缠绵岁月，见证爱情的最好所在。

（二）
循“情侣荷”树下的游道而入，数十阶坡路之

后，转折进入一片毛竹林，游道在竹林中蜿蜒而进，

阳光稀疏，竹影斑驳，林下镜花溪潺湲舒徐，水声温

婉，偶尔一两声鸟鸣撞入耳鼓，又令人目欣耳悦。到

竹林深处，一脉小溪从山间轻吟而来，在足边玲珑

小唱，让菖蒲和水芹们在石隙间崖渚畔摇晃着青翠

伴舞，真真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竹影泉声”图。

前方山凹处，纷繁的古藤与忠贞的古木正在

上演一幕原始的情爱大片。于沙先生说：“眼前是

一个藤的王国。树多高，藤多高；树多密，藤多密。

藤，伸出柔韧而温润的长臂，把树拥在怀抱里。其

实，藤是森林这家集团公司的公关小姐，把树、

竹、石、花、草，五线谱成一首通俗歌曲。——我听

到从藤上跌落的滑音了！”我的天，这么美妙动人

的藤世界。恰好有一对老人搀扶着从游道那头走

来，我想抓拍他们与藤世界的合影。

接着又是一片竹林，簇拥着弯曲的游道，竹

林中很多巨石，我知道，前面就是石板滩了。进入

石板滩的岔道口有一个天然石臼，大如酒瓮，可

以盛纳一两吨汤水。汤水浓绿，就像刚刚煎熬出

来的中药汤汁，汤药池旁边有一槽清水，石槽像

一条侧卧的大鱼，鱼身的四周漂浮着一圈树叶，

看上去这条清水鱼便成了一条斑斓的五彩鱼了。

五彩鱼躺卧的岩石下，就是石板滩的瀑流。瀑流

分三级，一米多高一级，像是人工开凿的，却没有

人工水坝的整齐划一，它们凹凸曲折，宽窄随形，

疏密随兴，两岸或是巨石临溪危耸，或是岩壁坦

荡如砥。把五彩鱼作主体，那三叠白瀑就变成了

背景，把三叠白瀑作主体，五彩鱼就不能入镜了，

我只好让小邱坐在瀑布旁边的岩面上作陪衬，让

照片诉说石板滩的“鸿篇巨制”——因为小邱进

入镜头以后，就变得像个小不点了。

前面还有“白龙潭”“龙潭天河”“神农藏药

洞”“田心里民俗村”和“狮子岩”……时间已经不

早了，我们得继续赶路。

醴陵陶瓷
玉珍

肯定不是偶然

我们发现

这技艺在一片火焰中睡去

醒来已全然不同

一件瓷被如此呈现出

想象与流传

伴随它忍受的：坚硬无比的焚毁

然后是轻捧而出的通体光明

在醴陵遍地都是瓷

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屋中满是稿纸

他们来这儿

获得一种礼物被称为“捡”

因为美的身后跟着无限多慷慨

这些满地的碎片正是两千年练习

穿过很多个时代来到今日下午

此时我身边满是这神秘莫测的经历

惊动那滚红或寂静的神奇

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弃物

它仍有杰作之气

艺术和珍品间布满必然的缝隙

在最完美的那个身旁孤独地瞅着

起初他们从一团泥开始，去创造一个容器

耐心、决绝、精密地

在这儿琢磨，在沩山月形湾古窑

一年一年地烧

从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中

烧出些晶莹透亮如白玉

如钟磐的低音徘徊在山中

在闷火的窑中溢满赤色星河

守窑人在外面。直到墨色的黑夜捧出

一个必然绝对的杰作

使他激动得发抖

一尊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

温润挺拔，冰清如玉

无暇得几乎要融进时间而消失

虽然那时我只站在一块很小的展厅的灯下

头上是黑夜一样的顶

仍看到它洁白威严的气魄

霎时媲美星辰

青山浓厚仍新，如完美或扔弃的那些瓷瓶

堆叠成气候。后来人坐在它

永恒的沉默中

在那手艺中形成各种白

或已在窑中死去的白

从死亡中走来充满情感

这尊瓷在这儿能照亮整个市区

即便它沉睡于最小最黑的框中

它纯洁的光亮仍发出优美的低音

就算静坐到永远

永远也追不上它

穿过沉闷的鸦雀无声的折磨

人知道自己都不能承受那焚毁

摆放一个瓷瓶，托住它优美的

漩涡般的颈，周遭就全朝着这边涌来

一颗陶瓷鼻烟壶

也像一粒飞鸟掌控天空之大

自看到猛烈的绝响

从这儿传出，人们就来到这儿

我们面对满世界瓷放空了大脑

我们蹲在那儿捡瓷几乎放空了大脑

如果装满了思想与贪婪就无法真正靠近美

当看到一件漂亮的陶瓷我总想起

人的诞生

其中必要有机遇与奇迹的一刻

才成为现在的醴陵，现在的瓷

比如那年北京的秋天

那蓝色天幕下发光的果实

给我突然的震撼

那不是物品，而是生命

我不会写一首人人看懂，人人认同的诗

来赞美我心仪的瓷

正因为博物馆已有精妙的

正确的解说词

这是机械复制了不了的东西

它永在技艺的顶端探索，等待，记忆

那儿一切的悲痛，深情，欣喜

由人而来……

由一种灵魂

因为全部的 AI无法完成一个灵魂的瓷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路要走。从蹒跚学步，到大步流星，路有无数条，

但总被人们踩在脚下、抛在脑后。路途上的挫折

和磨难，让我们成长和成熟。

长路漫漫，有康庄大道，有羊肠小径，有时畅

通无阻，有时风雪载途。该走的路，一步也不能

少。回忆走过的路，上小学、读初中时走过的路最

是难忘。

难“行”
我的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是在上世纪 70 年

代度过的。

我的老家位于炎陵县水口镇的一个小山村。

很久以前，村里后山上建有“官府的粮仓”，故名

“官仓下”。村民依山而居，分成 10 个生产队。钟

家属六队，居于村中位置。从村头到村尾，有十多

里。村道蜿蜒仄逼，坑坑洼洼。

我“启蒙”的校舍是九队的罗家大屋。这所乡

办小学，步行两三里即到，但三尺童蒙，没有不磕

磕绊绊的。晴天，小石子硌脚，每每风一刮，沙尘

扑面。雨天，浆泥巴湿鞋，常常脚一滑，四仰八叉。

加上还要回家吃午饭，距离虽近，于我，仍是“咫

尺天涯”。

读高小时，校舍换为欧家湾的一栋民房。欧

家湾位于村头，从村中心出发，要绕过一座大山，

再走一里长的 106 国道。六里远的上学路，全靠

脚板“丈量”。中午回家吃饭，非狼吞虎咽不可。

初一、初二，上的是水口中学。先要步行 50

分钟，经村尾走过一条蜿蜒的土路，然后穿越另

一个大队，赶到水口圩，之后再走 20 分钟，途经

圩后一条山沟，再爬山。学校位于山腰。整个路程

有十几里。中午回家已无可能，只好“带饭菜”上

学。

初三，读的是酃县（今炎陵县）二中。前面一

截路与去水口中学相同，只是在逼近水中圩的一

个交叉路口，要调头向左，再走十几分钟。此时面

临“初升高”，就在学校食宿，仅周末回家。不用每

天来回，双脚轻松了许多。

难“熬”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条件不好，不论大人、

小孩，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

饿，是那时最真切的感受。在上学的日子里，

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洗锅煮饭。我担心迟到，

等不及饭蒸熟、菜炒好，喝两碗“汤汤水水”的稀

饭，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上完两节课后，肚子就

饿得咕咕叫。

吃得杂，强壮了我的胃。“大米不够，红薯来

凑。”除了过年过节，家里的中餐一成不变，那就

是“红薯丝拌米饭”，几碗蔬菜则见不到半点油星

儿。晚餐更为随便，冬春，多为红薯，夏秋，就是土

豆、玉米、野果子，“逮”着什么吃什么。

“挑担柴禾去上学”，是疼生生的记忆。上学

期间，每到周末，我都会上山砍柴，扛回一根根小

腿般粗的树干、树枝，再剁成一米长，垛在屋檐

下。读初一时，听说黄泥湾水电站要买柴，我就顺

路挑着柴禾去卖，赚点学费。每回挑个三四十斤，

走三四里路，肩膀磨得生痛。

伤疤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上小学时，在风

寒水冷的冬天，因为怕手脚生冻疮，就提着火笼

去学校。一天，在爬坡时，脚下一滑，手中的火笼

被打翻，右手不仅擦伤了，还被烫着了。伤口一个

月后才结疤。

穿“小鞋”是非常难受的事。那时经济拮据，

大多数人家的孩子，衣服、鞋子是“弟穿哥的，妹

穿姐的”。我更窘迫，夏天，赤脚上学，其他季节，

只有一双“解放鞋”。人长高了、脚长长了，鞋子却

没换，显小，紧得“扎脚”。

难“过”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并非“初生牛犊不怕

虎”，懵懵懂懂的年纪，总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我

怕黑、怕水、怕狗，甚至怕蜜蜂和毛毛虫。我曾视

上学之路为畏途，因为要通过不少“关卡”。

第一关，“蜇人的蜂”。邻居家养有几箱蜜蜂，

花开之时，小蜜蜂从窗户飞进飞出，嗡嗡声不绝

于耳，让我心惊胆战。一次，一只蜜蜂蜇了我一

口，右眼皮顿时肿得看不清路。吃一堑，长一智。

后来，每次经过时，我都跑得比兔子还快。

第二关，“追人的狗”。途中的罗家是个大家

族，屋挨着屋，檐对着檐，人口近百，很是热闹。罗

家人喜欢养狗，大狗小狗有十几条，见到陌生人

就狂吠、狂追。我怕得要命。起初经过罗家时，总

是瞻前顾后，走走停停。后来，大人教我一招：你

走你的，装着没看见。从此有惊无险。

第三关，“啄人的鹅”。罗家过后是朱家。朱家

人养有几群白鹅。这种鹅，成年后高大威猛、争强

好斗，不管大人小孩，都敢追、敢啄。我怕大鹅，曾

经被它追得抱头鼠窜。几次之后，我学聪明了：持

一根树枝，赶它。

第四关，“骇人的桥”。上初中时，在黄泥湾水

电站附近，要经过一根涵管。涵管铁制，滚圆，直

径约三十厘米，长五六米，架在奔流的江水之上。

我小心踏上去，踩实每一步，生怕一脚踩空。遇上

刮风、下雨天，就更加小心。经过的次数多了，我

逐渐掌握了平衡的要领，从容了许多。

难“舍”
水口圩，地处一个山谷盆地的南端，长六里，

宽两里。106国道从盆地中间穿过，一东一西两条

河流在盆地的北端汇合后，再从落差极大的山谷

口“大风垄”流出。公路旁、山脚下散布着五六个

村落。小桥、流水、人家，风景美如画。

难舍当年求学路。曲折漫长的小路旁有诱人

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物特产等，既可饱眼

福，又可饱口福，还可饱手福。这无形中增添了路

上的乐趣，冲淡着徒步的艰辛，以至于“乐以忘

忧”。

路边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飞凤仙遗迹。去欧

家湾的路边，有座壁立千仞的大山，半山腰上有

座古老的飞凤仙。上世纪 60 年代末，飞凤仙遭破

坏。我路过时，经常会下意识地抬头观望。依稀可

见杂树林中红色的墙垛，便不自觉地想象其中的

境况。

路边有“终年流不停”的石壁下泉水。与飞凤

仙大致对应的山脚下，有一眼清泉，泉水从石壁

中冒出，涓涓细流四季不断。夏天冰冰凉，冬天冒

热气。每次经过，如觉得口渴，我就会合上双手，

喝上两三捧。后据专家测定，其流量为每秒 0.2立

方米，水质优良，可直接饮用。

路边有“任君去采撷”的大自然美味。上学之

路大都在山脚下，山上有各种可以当食物、当药

材的野花野草野果。放学路上，我经常与同学结

伴往山上钻，拗笋子、捡菌子、摘莓子，采金银花、

扯车前草、掰八月瓜，或自食，或卖钱。一年四季，

钻山不止，欢笑不止。

难“忘”
水口拥有非常耀眼的红色文化。毛泽东曾率

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七次驻扎或经过水口。

后来，他回忆道：“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

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

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

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节录于《前奏》一书）。

我上初中时，要穿过松树坝，路过叶家祠，还

可遥望桥头江家、朱家祠。尽管来去匆匆，无暇细

看，但耳濡目染之下，我对这些红色景点也略知

一二。每次路过时，我都会扫视几眼，遥想当年的

“星星之火”。

松树坝位于朱家祠河对岸，是一个小沙丘，

面积有八九百平方米，是当年红军的练兵场。毛

泽东曾组织部队在此开展五六个项目的军事训

练。沙丘中间那条小路，我上学必走。但见路旁逾

百棵松树傲然挺立，就像一个个士兵。穿行其间，

我对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无比崇敬。

叶家祠地处水口圩一隅，是建于晚清时期的

一座江南祠堂建筑。当年，在其阁楼上，毛泽东主

持了 6 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随后，人民军

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红一连党支部宣告成
立。路过叶家祠，我虽然只能匆匆一瞥，但也觉得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数次默默地在心中行礼。

桥头江家属清代建筑，为四合院式民居。当
年，毛泽东在此居住了十多天，召开了各连队党
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 6 名新党员。朱家祠系清
代民间祠堂建筑形制，是当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这两个红色景点距我上
学之路分别有几十米、几百米，都只能远眺。

叶家祠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头
江家、朱家祠均系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炎陵县投入 400 余万元，对水口镇境内

的红色革命遗址进行保护修缮。近年来，我去水

口镇采访时，曾多次去叶家祠、桥头江家、朱家

祠等处瞻仰，追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接受

精神洗礼。

上学之路坎坷。但难“行”也好、难“熬”也罢，

难“过”也好、难“舍”也罢，俱往矣，唯有难“忘”之

感受刻骨铭心，它给我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以压力

和动力，激励着我克服困难，鞭策着我奋勇向前。

淦田老街看打铁
李洲姝

初夏的雨，已经可以嗅出青梅的味道，雨

丝如织，仿佛和烟一起洒落。走在渌口淦田老

街，这雨平添一分清新和亲切，这老街像一条

从墙院檐房中流过的古老小河，断断续续，曲

径通幽。

老街的一隅，藏着一家不大起眼的铁匠

铺。铺面不大，屋檐低矮，但炉火通明，铁锤声

“叮叮”入耳。青砖修筑的墙面虽显陈旧，却透

着一股坚韧与厚重。走进铺内，一股炽热的气

息扑面而来，墙面地上烟熏火燎，各式工具、各

式铁器摆放得整整齐齐，它们或锋利，或粗糙，

或小巧玲珑，散发着独特的乌黑的光泽。打铁

的汉子带着汗水脸庞被炉火映得通红发亮，正

手持铁钳，在炉火中翻出通红的铁块，甩在一

头尖角的铁墩上。

铁匠的手法熟练而有力，伴随着火星四

溅，清脆的声音再一次充满房间，透到了老街，

每次敲击都准确无误地落在铁块的某一处。他

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身体移动都显得那么和

谐，流畅的动作像在表演一场节奏鲜明的舞蹈，

随着铁锤的起落，铁块在他手中有了生命，逐渐

形状具备，像一个红嫩的婴儿正在孕育诞生。

我被铁匠的技艺深深吸引，站在铁铺门口

的砂轮机边，雨声、铁锤声、炉火声交织在一

起，仿佛是一首古老的乐章，诉说着铁匠的辛

勤与淦田老街的兴衰。这家铁匠铺，这位铁匠，

以及他手中的铁锤与炉火，曾经只是这淦田老

街最小的一部分。

湘江之滨的淦田渡，自古以来就是湘中水

陆交通的要冲，更是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

点。兴盛时期，淦田古街商贾云集，舟车辐辏，

各类商铺里，从丝绸布匹到陶瓷铁器，从药材

茶叶到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各色口音的讨价

还价声此起彼伏，商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繁忙的

交易，三教九流的旅客在此停留聚散，各地风

俗故事在这里冲突交融。1926 年《湘潭公报》

曾载：“街市之热闹，不可言状，夜间花灯满市、

通宵达旦、如同白昼，门前宾客盈门，生意较前

发达十倍……”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

水运不再是客货运输的主要途径，淦田渡的商

业活动像一曲繁华的戏曲渐渐到了尾声。盛极

一时的老街，只有徘徊在渡口边的老婆婆，手

提着竹篾篮在轻声地叫卖，还有执着的铁匠在

火花中默默地铿锵捶打，还有雨声，淅淅沥沥。

铁匠师傅突然抬起了头，用袖口在头上揩

了一把汗，与一旁凝眸的我目光交汇，相视一

笑。那笑容似乎有些自嘲，更有些自信，眼中闪

烁着的坚定、热情和饱满的精神，如同晨曦中

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温暖而明亮。

我无从探求铁匠师傅的过往和故事，但我

终于看清了他嵌着烟尘的皱纹，粗糙厚实的双

手，长年在炉火旁劳作的古铜色皮肤，手臂上

被飞溅的铁渣烫伤的疤痕，和不得不穿又因为

炎热而卷起的牛仔裤。这是他与铁砧和铁锤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的证明。雨越下越大，铁

匠并未停下手中的工作。他继续挥舞着铁锤，

敲打着铁块，仿佛在与夏日的雨和清净的古街

进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打铁是对铁的锤炼，传统文化是对心灵的

锤炼，我们每个人也被这生活锻打锤炼着，敲去

了杂质，成为一块有用铁。一锤锤，一声声，是淦

田老街故事的余音，也是生活给我最温柔的棒

喝。然而这一切，对于铁匠师傅来说，并不重要。

离开铁匠铺时，我回头一望。那炉火仍在

燃烧，铁具和砂轮机仍静静地躺在角落里，铁

匠的身影在炉火与雨水的交织中逐渐模糊。我

知道，即使雨停了，即使天色已晚，即使街上的

商铺都永远地关上了店门，铁匠师傅仍会坚守

在这里，第二天天一亮，他又会继续他的工作，

他舍不得这份古老珍贵的手艺，舍不得有关淦

田老街的记忆。

诗歌

镜花溪（上）
黄建林

株洲故事

记事本 当年上学路
关中月

桃源洞镜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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